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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厘清江西省土地利用转换时空特征,明晰驱动因子,可为该区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

学依据。基于Landsat遥感影像,利用 ArcGIS空间分析和SPSS主成分分析等方法,通过土地利用单一和综合动态

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以及土地利用重心迁移等,研究了1980—2015年江西省土地利用时

空变化,并探究了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1980—2015年江西省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为0.168%/a,类型主要为林地

和耕地,两者面积占总面积的89.85%,其中建设用地面积变化最大,期间共增加了2241.01km2,为主要变化类型。
(2)1980—2015年江西省土地利用转出和转入面积最大的分别是耕地3190.67km2和建设用地2325.20km2,而林

地和草地也分别转出2830.77km2,885.18km2,迁移变化总体上为居民建设用地大量扩张,耕地和林地面积均大为

减少。(3)江西省土地利用重心随土地利用变化发生相应改变,其中建设用地和耕地重心变化较大,建设用地向东北

方向迁移,耕地向西南方向迁移,二者变化轨迹相反。(4)江西省建设用地的驱动力为城镇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与结

构两个方面,耕地的驱动力为农业水平和产业机构以及自然条件。综上,近35a江西省土地利用变化较大,其中耕地

和建设用为主要变化类型,其变化主要受社会因素影响。
关键词:江西省;土地利用变化;时空变化;主成分分析;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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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larifyingthespatial-temporalcharacteristicsanddrivingfactorsoflanduseconversioninJiangxi
Provincecan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therationaldevelopmentoflandresourcesandecologicalenviron-
mentalprotectionintheregion.BasedonLandsatremotesensingimages,thespatialanalysisofArcGISand
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ofSPSSwereusedtoanalyzethelandusechangeinJiangxiProvincefrom1980
to2015andtoexplorethedrivingmechanismthroughthesingleandcomprehensivedynamicattitudeofland
use,landusetransfermatrixandcomprehensiveindexoflandusedegree,aswellasthemigrationofland
usecenterofgravity.Theresultsshowthat:(1)from1980to2015,thecomprehensivedynamicsoflanduse
inJiangxiProvincewas0.168%/a,andthetypesweremainlyforestlandandcultivatedland,whichaccountedfor
89.85%ofthetotalarea;theconstructionlandareachangedthemost,withatotalincreaseof2241.01km2

duringtheperiod,whichwasthemaintypeofchange.(2)from1980to2015,thelargestareasoflanduse



transferoutandtransferinJiangxiProvincewere3190.67km2ofcultivatedlandand2325.20km2of
constructionland,respectively,whileforestlandandgrasslandwerealsotransferredoutof2830.77km2and
885.18km2,respectively;(3)thecenterofgravityoflanduseinJiangxiProvincechangedaccordinglywith
thechangeoflanduse;thecentersofgravityofconstructionlandandcultivatedlandchangedgreatly;the
constructionland movedtothenortheastandthecultivatedland movedtothesouthwest;thechange
trajectoriesofthetwowereopposite;(4)thedrivingforceofconstructionlandinJiangxiProvincewasthe
developmentleveloftownsandthenumberandstructureofpopulation;thedrivingforceofcultivatedland
wasthelevelofagricultureandindustrialinstitutions,populationchangesandlivingstandardsofresidents.
Insummary,landuseinJiangxiProvincehadchangedalotintherecent35years,withcultivatedlandand
constructionlandasthemainchangetypes,whichweremainlyinfluencedbysocialfactors.
Keywords:JiangxiProvince;landusechange;temporalandspatialchanges;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

drivingmechanism

  土地资源是地表包括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
植被等多种自然要素在内的自然综合体,而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Landuseandcoverchange,LUCC)也成为了

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研究的热点问题[1]。早在2005年

启动全球土地计划(GlobalLandProject,GLP)中以人类-
环境耦合系统为核心的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UCC
动态过程的监测与模拟逐渐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2-3]。
土地利用变化是人类活动作用于陆地表层环境的一种

重要表现形式[4-5]。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

社会的飞速发展、人口的快速增加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

进,使得人类在加强开发和利用土地的同时,也改变着

区域土地利用的类型[6]。所以,为揭示人类活动对于地

球陆面土地利用的综合作用,可以通过研究LUCC,深
入剖析土地利用变化的复杂过程。

关于LUCC的研究主要是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及其

驱动力和土地利用变化对环境的影响等。关于土地利

用变化特征的研究,有侧重于省[7-8]、市[9-10]和县区

等[11-12]行政区划尺度,也有以自然边界(流域、地形)进行

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分析[13-14],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

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15-17],而对研究区长时间

土地利用内部结构变化和转移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

较少。对于江西省的LUCC研究,邓红兵等[18]分析

江西省1996—2004年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得到江西农

业用地大幅度下降,非农业幅度快速增加;徐羽等[19]

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及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变

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到土地利用变化综合程度受政

策影响显著;张婷等[20]针对江西省耕地变化分析其

时空变化特征,并揭示耕地主要驱动力为经济和人口

两大驱动因子。由于数据收集和整理难度大,对江西

省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较少,所用的研究方法也不够

全面。在利用多种指标全面系统分析整个江西省土

地利用变化和驱动机制研究仍需加强。
江西省位于我国中部长江流域中下游南岸,地理

位置优越,是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省份,是我国重要

的粮食生产基地,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是长江经济带

的要重组成部分。在受到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双重

影响下,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揭示江西省人类活动影响

的相关研究甚是不多。本文以江西省为研究对象,详
细分析1980—2015年近35a土地利用时空变化情

况,并探究土地利用驱动机制。通过分析江西省在改

革开放以后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对合理利用

紧缺有限的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及维护流域内人

民生活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可为该区域内资源利用的绿色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江西省地处24°—30°N,113°—118°E,位于长江中下

游南岸,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的

腹地,国土面积1.669×105km2,行政区主要包括南昌、
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抚州、赣州、吉安、萍乡、宜春和

新余11个地级市。江西常态地貌类型以山地、丘陵为

主,山地占全省面积的36%,丘陵占42%,平原占12%,
水域占10%。森林覆盖率63.1%。土地利用类型主要

以林地为主,耕地次之,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占比较小。
江西省地理环境特殊,三面环山,北邻长江,属亚热带

湿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降水达1632.2mm,多年

平均气温为17.95℃,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
四季分明。随着城市化不断加快,江西省社会经济稳

步增长,与之对应的土地利用类型发生较大改变。

1.2 数据与来源

土地利用栅格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

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和中国科学院计算

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
gscloud.cn/),主要包括 Landsat-MSS(1980)、Landsat-
TM/ETM(1990,2005)和Landsat8(2015)遥感影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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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目视解译遥感数据获得分辨率为30m的土地利用

现状遥感监测数据,再根据土地利用分类标准,利用

ArcGIS重分类工具得到6类土地利用类型,包含林

地(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和其他林地),草地(高、
中、低覆盖度草地),水域(河渠、湖泊、水库坑塘、滩涂

和滩地),城乡、工矿、居民用地(城镇用地、农村居民

点和其他建设用地),未利用土地(裸地和裸岩石质

地)和耕地(水田和旱地)6类。
研究区内江西省经济社会指标包括:反映人口变

化的总人口数(万人)X1、城镇人口(万人)X2、农业人口

(万人)X3、反映城镇发展水平的GDP(亿元)X4、人均

GDP(元)X5、反映工农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工业产值(亿
元)X6、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7、农林牧渔产值(万
元)X8、粮食产量(104t)X9和有效灌溉面积(103hm2)

X10、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全社会消费用品零售总额(亿
元)X11、财政收入(亿元)X12和财政支出(亿元)X13;来
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http:∥data.stats.gov.cn)、江西省

统计局(http:∥tjj.jiangxi.gov.cn/)和江西省统计年鉴,为
研究区所在的江西省1980—2015年年度数据。自然统

计指标包括年平均降水量(mm)X14、年平均气温(℃)

X15,来源于气象数据共享网(https:∥data.cma.cn/),为
江西省气象站点的年平均降水量和气温。

1.3 研究方法

(1)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是

分析一段时期内LUCC的有利工具,其能表现时期

始末各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转化面积及转化方

向。其数学表达式为:

S=
S11 … S1n

︙ ︙ ︙

Sn1 … Snn

(1)

式中:S 为土地利用面积;n 为土地利利用类型种类。
(2)土地利用动态度。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

(Ki)就是描述特定时间内一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幅

度和速度的指标;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s)表征人类

活动对区域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综合影响。两

种指标分别用来定量分析流域土地各类的变化频度

和剧烈程度。其公式为:

 Ki=
Sit2-Sit1

Sit1
×

1
t2-t1×100%

(2)

 s=100 ∑
n

i=1

ΔSi—j

Si

æ

è
ç

ö

ø
÷×
1
t×100%

(3)

式中:Ki 为t1—t2 时间段内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动

态度;Sit1和Sit2分别为t1 和t2 时间段内第i类土地

利用类型面积;Si—j为研究时段内第i类土地利用类

型转换为其他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Si 为研究时

期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t为研究的时间段。
(3)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开发是人类改变土地

利用类型的方式之一,土地利用程度就是从这个层面

上表现人类活动对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水平。
土地利用程度分为4个指数,指数越高表明土地开发

利用程度越大。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和土地利用

程度变化公式分别为:

I=100∑
n

i=1
Ai×Ci (4)

ΔIb-a=Ib-Ia=(∑
n

i=1
Ai×Cib-∑

n

i=1
Ai×Cia)×100%

(5)
式中:I为研究区域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Ai为

第i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Ci为第i级土地利用

程度面积百分比;Ib-a 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变化指

数;Ia和Ib分别为对应时间内a 和b的土地利用程度

综合指数;Cia和Cib分别为对应时间a 和b 第i等级

土地利用程度面积百分比。
表1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

分级 土地利用类型 分级指数

其他土地(Aa) 未利用或暂难以利用地 1
土地自然再生利用级(Ab) 林地、草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2

土地的人为再生利用级(Ac) 耕地、园地 3
土地的非再生利用级(Ad) 城镇、居民地、工矿、交通 4

  (4)重心迁移。重心的确定方法,首先假设某一

个区域由n 个次一级区域i构成,那么该区域某种属

性的“重心”通常采用如下的计算方法来表示:

    X=∑
n

i=1
xiMi/∑

n

i=1
Mi (6)

    Y=∑
n

i=1
yiMi/∑

n

i=1
Mi (7)

式中:X,Y 分别为某一个区域某种属性的“重心”经
度值和纬度值;xi,yi分别为第i个次一级区域中心

的经度值和纬度值;Mi为第i个次一级区域的某种

属性的量值。
(5)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是将原有具有相关

性的若干个指标,重新组成为一组新的互为无关的综合

指标来替代原来的指标的方法,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

研究鄱阳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主成分分析

法的主要步骤为:① 指标数据标准化;② 计算相关系数

矩阵;③ 计算特征值和特征向量;④ 计算主成分贡献

率和累计贡献率;⑤ 计算主成分因子载荷。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地利用时空分布及动态度变化特征

1980—2015年江西省土地利用分布和面积变化情

况见图1。由图1可知,江西省最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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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林地,主要分布在赣南等地区。耕地主要分布在人口

密集等平原一带,水域面积主要集中在鄱阳湖及周边

区域,城乡建设用地更多地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地

区,如南昌、赣州等地,与耕地的分布有一定的空间协

同。1980—2015年4期各类土地利用类型平均占比为

63.38%,3.69%,4.01%,1.85%,0.50%,26.57%。流域主

要土地利用类型为林地和耕地,两者面积占总面积的

89.85%。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面积占比较小。

注:地图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底图未做修改。

图1 江西省1980-2015年土地利用类型分布

  江西省各时期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情况见表2,

1980—1990年江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结构主体是林地

和耕地,在1990年之后,建设用地变化强度变为

1.34,成为了江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结构的主体。其

中,耕地呈现出波动性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并在

2005—2015年出现变化强度最大值,为1.22,但耕地

在所有土地利用类型里仍具有较大的变化强度,在4
期土地利用变化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

表2 1980-2015年江西省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情况

年份 项目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耕地

1980—1990
变化量/km2 2692.12 889.51 120.92 332.05 115.18 1220.53
变化强度/% 1.61 0.53 0.07 0.20 0.07 0.73

1990—2005
变化量/km2 131.00 388.06 362.00 652.30 351.83 405.80
变化强度/% 0.08 0.23 0.22 0.39 0.21 0.24

2005—2015
变化量/km2 1550.67 555.87 129.75 1256.66 59.08 2042.69
变化强度/% 0.93 0.33 0.08 0.75 0.04 1.22

1980—2015
变化量/km2 1010.45 54.15 353.17 2241.01 295.72 1227.96
变化强度/% 0.61 0.03 0.21 1.34 0.18 0.74

  从图2中可以看出,1980—1990年建设用地的面积

变化最快,单一动态度为1.49%/a,其次是草地和未利用

土地,分别为1.8%/a,1.28%/a。1990—2005年未利用

地单一动态度变化最大,为-2.32%/a,其次是建设用地

为1.70%/a。2005—2015年建设用地最大的,单一动态度

为3.91%/a,林地面积有所增加,单一动态度为0.15%/a,
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呈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全时段内

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相对变化较快,分别出现增加和

减少的情况,单一动态度为2.87%/a,-0.94%/a,除水

域面积有增加外,其他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通过

比较综合动态度数值大小,2005—2015年间的土地

利用变化最大,为0.168%/a。
土地利用程度等级可以定量地描述在自然和社

会共同影响下土地利用的综合程度,同时也可以反映

出土地利用程度的变化。由表3可以看出:1980—

2015年江西省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在228.38~
230.51波动,变化趋势呈现持续上升,说明江西省土

地利用水平不断提高,各项建设活动对土地资源利用

的效率不断提高,人类活动对于土地变化的影响程度

越来越深刻。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率增速逐渐下降,说
明了土地利用开发强度有所减少,在未来江西省应当

适当减轻土地利用的程度,缓解流域内用地的压力。

2.2 土地利用转移情况

图3是1980—2015年江西省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从
中可以看出:林地共转化面积2942.85km2,主要转化为

耕地和草地;草地和水域的转化面积主要转化为林地和

耕地;未利用土地减少面积为292.18km2,大多转化为水

域239.93km2;在耕地转化出的4780.57km2中,有91%
的面积转化为了林地,其次是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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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江西省1980-2015年单一、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情况

表3 1980-2015年江西省平均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年份
土地利用程度

综合指数(Ia)
变化量

(ΔIa)
变化率/

%
1980 228.38

1.06

—

1990 229.45
0.75

0.46
2005 230.20

0.31
0.33

2015 230.51 0.13
1980—2015 — — 0.92
注:“—”代表未发现。

1990—2005年耕地面积转出面积最大,为1091.46
km2,其次是林地,为736.98km2,。而转入类型面积

最大的是林地,达868.05km2,主要由草地和耕地转

化而来。其次耕地转入面积也达到了685.66km2,
主要由林地和水域转化。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分别

转入679.35,41.98km2,转出27.05,393.81km2,总的转

换面积为3108.37km2。

2005—2015年是江西省土地流转最强烈的时

期,是3个时期土地变化最强烈的时期,总转化面积

为11287.40km2。其中耕地转入5243.50km2,转向耕

地4095.82km2,转出5321.72km2,主要转化为林地和

草地。其次是林地,转出3715.58km2,主要转化为

耕地,未利用地转入82.87km2,转出141.95km2。
全时段1980—2015年转出和转入面积最大的分

别是耕地3190.67km2和建设用地2325.20km2,而
林地和草地也分别转出2830.77,885.18km2。总体

上,居民建设用地大量扩张,耕地和林地面积均大为

减少,森林具有强大的涵养水源能力,林地的土壤具

有良好的渗透性,能够吸收和滞留大量的降水,使土

壤湿度增大,并具有调节气候的作用,而植被覆盖率

减少,表明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相对变差,为干旱事

件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2.3 土地利用重心变化分析

1980—2015年江西省建设用地和耕地变化最明

显,相应土地利用重心发生较大变化,因此选取建设

用地和耕地具体分析其重心变化(图4)。由图4可

知,随着土地利用变化,二者重心均发生相应变化,且
变化都具有阶段性,并在2005—2015年二者重心变

化最为明显。其中建设用地重心整体呈向东北方向

迁移,具体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2005年,该阶

段建设用地重心主要向正北方向迁移,经度变化较小,
纬度变化较大,迁移0.064°;第二阶段为2005—2015年,
该阶段重心主要向东北方向,相比经度变化较大,迁移

0.078°。建设用地重心总体向江西东部迁移,造成此结

果的原因与城市化进展耦合,1980—1990年,江西耕地

面积占比最大,处于农业时期,城市化进展不明显,建设

用地重心迁移较小;1990—2005年,江西省城市化进展

逐渐加快,且政府力争2005年城市化率达到35%,因
此建设用地重心在纬度上迁移0.064°;2005—2015
年江西东部地区城市化突飞猛进,大量用地转为建设

用地,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导致该阶段建设用地重

心迁移最为明显,在经度上迁移0.078°。
耕地重心整体呈西南方向迁移,具体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0—1990年,该阶段重心向东北方向迁

移,纬度变化较小,经度变化相比较大,迁移0.002°;第二

阶段为1990—2005年,重心向东南方向迁移,纬度变化

相比较大,迁移0.008°;第三阶段为2005—2015年,重心

向西南方向迁移,经度变化较明显,迁移0.005°。耕地

重心研究与实际情况相吻合,且通过上图可知,耕地

重心变化与建设用地重心变化大致相反,造成此结果

是由于江西省建设用地变化主要由耕地转入,随着城

市化不断加速,重心迁移逐渐显著。

2.4 土地利用驱动机制

以江西省土地利用基本情况为基础,从影响土地

利用类型的社会经济和自然因素中选取15个驱动因

子,分别代表人口变化、城镇发展水平、工农水平和产

业结构、居民生活水平、自然条件,选取土地利用变化

明显的建设用地(A1)和耕地(A2),讨论其驱动机制。
由于选取的驱动因子各有不同,且进行相关性分析得

到的影响因子有差别,则需要利用最大最小值法去量

纲,对驱动因子进行标准化。因此根据研究类型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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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A1,A2分别选取不同驱动因子,得到结果见表

4—5。建设用地(A1)和耕地(A2)分别选取了2,3个

主成分,由表4可知,两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各主成分

的特征值及累计贡献率符合分析要求。

图3 1980-2015年江西省土地利用转移

图4 1980-2015年重心迁移轨迹

  由表5可知,江西省建设用地(A1)的第一主成

分除总人口数(X1)外,均与各个驱动因子有较强的

相关性,其中人均GDP(X5),GDP(X4)相关性最大。
第二主成分与总人口数(X1),城镇人口(X2)和财政

收入(X12)相关性较大。因此江西省的建设用地的

驱动力为城镇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与结构。
根据表5,江西省耕地(A2)的第一主成分除有效

灌溉面积(X10)外,其他驱动因子相关性均高于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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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人均GDP(X5)和农林牧渔产值(X8)相关性最

高。第二主成分与年平均降水量(X14),有效灌溉面

积(X10),和农业人口(X3)有较强的相关性。第三主

成分与年平均降水量(X14),年平均气温(X15)有一

定的相关性。故江西省的耕地驱动力为农业水平和

产业机构和自然条件。
表4 典型土地利用类型主成分特征值及累计贡献率

%

土地利用类型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建设用地(A1)
1 9.559 79.654 79.654
2 1.049 8.744 88.398

耕地(A2)
1 8.945 74.544 74.544
2 1.124 9.367 83.911
3 1.026 8.551 92.462

表5 典型土地利用类型主成分载荷矩阵

驱动

因子

建设用地(A1)

1 2

耕地(A2)

1 2 3
X1 0.790 -0.328 0.858 0.363 -0.274
X2 0.949 -0.207 0.972 0.033 -0.131
X3 -0.893 -0.036 -0.840 0.468 -0.123
X4 0.996 0.041 0.981 -0.154 0.105
X5 0.997 0.031 0.983 -0.149 0.096
X6 0.989 0.060 — — —
X7 0.976 0.147 — — —
X8 — — 0.994 -0.004 0.024
X9 — — 0.924 0.044 -0.114
X10 — — 0.704 0.513 -0.098
X11 0.994 0.073 — — —
X12 0.967 0.173 0.940 -0.161 0.223
X13 0.979 0.137 0.953 -0.188 0.193
X14 — — 0.107 0.549 0.801
X15 — — 0.700 0.314 -0.383

注:“—”代表未发现。

总体来说,两种主要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的主成分

可代表原始指标包含的绝大部分信息,总/城镇人口、
财政收入、人均GDP、农林牧渔产值和年平均降水量

对鄱阳湖流域内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较大,说明江西

省内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是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和工农业水平的提高。

3 讨 论

单一/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及土地利用变化强度、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和土地利用

转移矩阵等评价指标,能够在展示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

的动态过程的同时,更表现出土地利用变化对人类活动

作用响应。近些年来,很多学者分别以上评价指标,探
究了黑河流域[21]、嘉陵江流域[22]、长江流域[23-24]、雅鲁藏

布江流域[25]、渭河流域[26]和疏勒河流域等[27]土地利用

变化特征。研究结果都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流域

的土地利用的变化情况与速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人
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逐渐增大。江西省土地利

用变化情况与上述流域结果相似。从20世纪90年

代开始,由于江西省工农业的发展,导致土地利用变

化剧烈,1998年发生长江特大洪水之后,政府及时调

整土地政策,未利用土地和耕地转化为水域和林地

等。2004年在实施了“中部崛起”战略后,不断加快

的城市化进程直接使城市建筑用地激增,江西省积极

推进加快南昌、赣州和九江都市区等建设。随着经济

的快速发展,江西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边界不

断扩展,也促进了旧城的改造和新区的开发,2014年

赣州城市圈、南昌市赣江新区和九江一共青城先导区

的建设,昌九一体化实力进一步增强,导致城市建设

面积不断增加,与之对应的各类用地重心均发生一定

迁移。作为中部地区快速发展的省份,江西省必须要

准确地掌握全省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特征及主要驱

动力,及时把握土地利用转型的方式和途径。
不少学者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力分析进行

研究,如张浚茂等[28]讨论了社会经济因子驱动对东

南诸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影响较大。本文结果与之

类似,结果表明:江西省的建设用地和耕地,与人类活

动有关的社会经济因子驱动影响更大。20世纪90
年代以来,江西省城市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加快带

来的人口数量大幅增加致使城市建筑用地增加。社

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也同时对建设用地变化

产生一定影响。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对于耕地来

说,大量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及作物,导致耕地面积发

生变化。江西省耕地的驱动因子主要是农业水平和

产业机构、人口变化和居民生活水平。可以看出,人
口变化在城乡发展进程中有着共同的驱动作用,两者

之间也存在相互转化的关系。
利用多种指标分析了江西省土地利用时空变化

特征和驱动机制,但未来在江西省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的研究和驱动机制研究还应了解区域相应的土地利

用政策。对于研究数据来说,江西省经济统计数据和

驱动机制中所选取的指标仍需进一步完善,利用的土

地利用数据分辨率为1km,空间分辨率也各不相同,
给研究结果造成了不确定性,未来会从时间空间优化

江西省土地利用数据并预测流域未来土地利用变化。

4 结 论

(1)1980—2015年江西省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

为0.168%/a,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林地和耕地,两者

面积占总面积的89.85%,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

地、未利用地和耕地4期平均占比为63.3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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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1.85%,0.50%,26.57%。期间建设用地面积

变化最大,为主要变化类型。
(2)1980—2015年转出和转入面积最大的分别

是耕地3190.67km2和建设用地2325.20km2,而林

地和草地也分别转出2830.77,885.18km2。总体

上,居民建设用地大量扩张,耕地和林地面积均大为

减少。耕地在土地利用变化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整
体保持缓慢上升趋势,说明江西省土地利用结构基本

保持稳定,土地利用由单一分片向集中开发转变。
(3)1980—2015年,江西省建设用地重心和耕

地重心变化较为明显,并具有阶段性。建设用地重心

整体向东北方向迁移,耕地重心向西南方向迁移,二
者变化大致相反,是由于江西省建设用地主要由耕地

转入,且二者在2005—2015年土地利用转移最大,导
致该阶段重心迁移最为明显。

(4)1980—2015年,建设用地和耕地两种类型在江

西省内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经济因子驱动。江西省的建

设用地的驱动力为城镇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与结构,耕
地的驱动力为农业水平和产业机构和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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